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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期，將香港發展為國際教育樞紐成為熱門話題。港府亦提出要發展鞏固香港成為國

際高等教育的區域樞紐。教育局局長蔡若蓮也在接受傳媒訪問表示，香港的基礎和大

專教育，在國際上具有優勢，本港要發展成為「教育樞紐」。那麼，要如何才能打造

成功呢？ 
 
其實早在 2009 年，時任特首曾蔭權提出要發展六大優勢產業，其中就包括教育服務

和醫療服務。但後來到 2012 年，即有議員在立法會提出「停止教育盲目產業化」議

案。2013 年，時任特首梁振英在其首份《施政報告》中也指出，六大產業推進過程

中有若干問題需要檢討，例如醫療人手不足，教育應否作為產業看待，社會上存在分

歧。 
 
為什麼會出現這樣的轉折呢？就是因為 2009 年提出的六大產業，其推動的效果都不

理想，尤其在教育和醫療產業有很多深刻的教訓。因此，當我們今天再提發展「教育

樞紐」時，總結當年的教訓很有必要。 
 
當時推進醫療和教育產業不太成功，重要原因是政府忽視了兩個問題。第一個是教育

和醫療這兩個行業本身首要的屬性是滿足本地市民的公共服務，在這個基礎上才能

以更商業化的模式去服務外部的需求。 
 
六大產業忽視供應能力 
 
第二個忽視則是當時只考慮了教育和醫療產業存在的潛在外部市場需求，但卻未對

這兩個行業的供應能力的容量提升做適當安排。結果導致這兩個行業商業化之後，在

供應能力無法快速大幅提升的情況下，外部的需求衝擊了本地的公共服務，造成外部

商業化需求和本地公共服務需求之間產生張力。 
 
比如，醫療行業最典型的案例就是開放內地孕婦來港產子。由於當時在港產子即可獲

得永久居民身份，強大誘因促使非本地居民來港生子，形成了大量「雙非」子女。儘

管當時對待非本地居民的收費標準不同，在公立醫院也按照商業化標準收費。但是仍

因為需求量過大，且本港醫生行醫資格具有嚴格保護，只有本地兩間大學醫學院畢業

的學生才能在香港行醫，導致醫生提供服務能力的容量嚴重不足，供不應求。最終在

醫療人手、產房床位等方面都嚴重衝擊了本地的公共服務。 
 



同樣，在教育行業，儘管老師入行資格的限制要低，供應容量的彈性相對更大，衝突

也沒有醫療產業那麼明顯。但在各項教育資源容量有限的情況下也會造成矛盾。譬

如，本地生和非本地生關於學生宿位、獎學金份額等的矛盾。 
 
因此，當政府在推動這些公共服務行業產業化之前，需要對行業可供應的容量及相關

配套做適當安排，儲備足夠的容量彈性以應對可能出現的短期激增需求。同時，政府

實施相關政策也應在確保不衝擊本地公共服務的情況下進行。這是 2009 年醫療和教

育產業化留下的教訓：在沒有充分做好規劃之前貿然施行，導致外部需求和本地需求

混為一體，衝擊了本地公共服務，造成本地居民與外來需求之間的矛盾。 
 
回頭來看，其實教育和醫療都存在巨大的潛在外部市場。考慮到目前醫生資格的開放

還沒有大的突破，所以相對而言，在未來提升教育領域容量反而存在更明顯的機會，

借此契機發展教育樞紐會更加容易。在此背景下，今屆政府發展「國際教育樞紐」是

一個合理的選擇。那麼香港打造國際教育樞紐具體可以做什麼呢？ 
 
當前，在全力推動北部都會區發展的形勢下，香港打造國際教育樞紐在空間容量上也

具備一個大幅拓展的機遇。新界北區域的坪輋/打鼓嶺有較大面積的片區正處於規劃

中，可以將其設定為香港發展教育樞紐的主要區域。具體而言，有三個方向可以發展。 
 
第一，目前香港在市區的幾所大學，空間都非常擠迫。有些大學的實驗室空間狹小，

設備都堆在一起，存在擴大空間的強烈需求。 
 
根據現行政策，8 間公立大學的學士課程可招收非本地生自費入讀，上限為核准學額

總數 20%。然而，根據當局統計，八大 2021/22 學年取錄的本科非本地生人數，平均

相當於資助學額的 17.9%，不足 20%。這是因為目前各校的宿位名額有限，無法滿足

更多外地生第一年來就讀的住宿需求。 
 
北都設校區配合產業化 
 
因此，在將「教育樞紐」的主要區域設置於北部都會區後，便可以鼓勵市區內的高校

在此建設第二校區，獲取更大發展空間。各高校可進一步配合北部都會區發展創新科

技為核心產業的趨勢，將理學院、工學院、商學院設置在第二校區。同時，也可以在

教育樞紐區內配合產業化，建立和大學配套的孵化器。此外，還可以和國家的科技政

策與戰略配合，在教育樞紐區建設大型的實驗室，包括部分與國際合作的頂尖聯合實

驗室。 
 
在這種策略下，能夠大大提升香港的大學招收的本科生容量，也能提升研究型的碩

士、博士容量。並且還能推動香港學術科研人員和產業化更緊密的結合，形成類似矽

谷（Silicon Valley）的優質產學研生態。 



當前，西方特別是美國對中國內地學生外出留學做了很多限制，不允許攻讀高科技領

域相關專業的中國留學生獲得美國簽證。但這反而給香港提供了機會，可以利用建設

國際教育樞紐的契機，吸引更多內地優秀研究型留學生到香港讀書。 
 
第二，打造國際教育樞紐需關注與海外合作辦學發展機遇。過去曾有一段時間，內地

與海外高校合作辦學，比如寧波諾丁漢大學、上海紐約大學、昆山杜克大學等若干合

作辦學案例。但現在國家教育部對內地和海外合作辦學的政策收緊，海外大學想在中

國內地設立自己的校區難度很大。目前基本不允許在大學層面合作辦學，只能採取在

下一級的學院層面上合作的模式。 
 
這就給香港提供了又一個機會。因為歐美和澳洲高等教育領域的本土市場已經基本

飽和，他們的高校也希望在外開拓新項目。對他們而言，香港特殊的區位和國際化背

景恰恰是一個很好的平台和基地。如果北部都會區可以規劃一個國際高等教育樞紐

的片區，就可以在此給海外知名大學提供建設亞洲校區的區域。這樣不僅可以吸引內

地的學生，而且還可以憑藉香港的良好口碑，吸引東南亞乃至南亞的學生來港就讀。

這也對香港形成國際高等教育樞紐有着重大意義。 
 
第三，「教育樞紐」的發展也與人口相關。近年來，香港本地出生人口持續處於低位，

每年中小學學生的入讀量也在下降。由於土地空間限制，過去本港幾乎沒有寄宿制的

中小學，所以也未形成吸引中小學留學生的體系和相關政策配套。因此，如果能在北

部都會區的「國際教育樞紐」中規劃寄宿制的中小學，同時提供各類國際課程，那麼

也具有積極意義。 
 
首先，增加寄宿制中小學建設可以滿足本地家長的需求。其次，目前本港實施了一系

列「搶人才」計劃，通過這些人才計劃來港的家長也更希望自己的子女入讀國際學校，

存在很大需求。 
 
做好中小學寄宿留人才 
 
另外，此舉還可以吸引內地的中小學生來港就讀，對國家而言有特別意義。當下，內

地許多較為富裕的中產以上家庭會在孩子處於中小學階段時，就把他們送出國外讀

寄宿制學校。但是，孩子太小出國會導致其很難接受到中文教育和中國文化的熏陶，

從而使其對中國人身份的認同感和對國家的認同感變淡了。 
 
而如果是在香港，由於我們的國際學校絕大部分有中文課程和中國文化教育，這些內

地孩子來港讀書一方面能接受到國際課程教育，另一方面很大程度上也能繼續接受

中國語言和中國文化的熏陶，保留作為中國人的身份感和認同感。所以，這對國家也

是有益的。 
 



因此，在香港規劃北部都會區高等教育樞紐發展的同時，也要做好發展中小學寄宿制

學校的相關政策配套，包括保險以及對未成年學生的相關監護政策等。在這方面，英

美都有一些較為成熟的經驗可供香港借鑑。 
 
總體而言，香港發展「教育樞紐」可沿着以上三個方向進行。當然，首要的一點是需

保證在不衝擊本地教育公共服務的基礎上去推進這個事情。 
 
對香港而言，發展「教育樞紐」不單純是教育政策，其背後更涉及到香港的人口政策。

通過培養學生，讓年輕人在其中小學或本科階段就在香港生活，從而對香港更加熟

悉、認同感更高。比起「優才」和「高才通」等計劃，這些更早在香港生活的學生長

遠來看留在香港的可能性也更高。因此，研究教育政策時，需要和人口政策配合起來

綜合考慮。 
 


